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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最美的伤口

花与梦

王 键

你是我最美的伤口

内容简介

她不想一辈子都做个花瓶，

供那个财大气粗又虚伪的男人摆设。

她如小兔子般懦弱的性格如履薄冰，

终于鼓起勇气对他说“ 我爱你”，

但爱情并非两个人首肯就能一帆风顺。

本以为到手的幸福困阻重重，

一边是原男友疯狂的报复，

一边是他母亲恶意的阻挠，

而他，又陷入一场离奇的官司之中⋯⋯

于爱、于他，她都得做出牺牲，

爱情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

只是他能理解她的付出吗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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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喜欢看书，各种各样的书，但使我掉眼泪的只有一本

小说——— 《简爱》。这部外国名著可以说是我的初恋，我的

“爱的启蒙”，我一直向往着里面那种平等的爱。

后来，我又慢慢地发现，爱情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东

西，对于简单的人，它是简单的；对于复杂的人，它是复杂

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爱情。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在聋人学校工作的母亲给我讲了第

一个关于她的学生的爱情故事。我很惊讶，也很回味，因为

他们失去了听觉，却没有失去爱情。而他们的爱情又是超出

我们想象的那般多彩、深刻和纯洁。

于是，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懂得如何运用我的笔和我

的心述说故事的时候，我决定写一篇关于他们的爱情小说。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会深究小说内容的现实性，但可以肯定的

是小说所要表现的情感是无比真实的。我坚信人间是有真爱

的，也是需要真爱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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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南方，小城。

夏季，傍晚，阿波罗的神光开始在五彩云霞的簇拥下渐

渐消暗，一群惘然的鸽子在城市的上空盘旋着，认着归家的

路。

“怎么？找不到回家的路？”心蕾喃喃说着，把头探出

了窗外，太阳仍有些刺目，她不得不眯着眼遥望那群迷途的

鸽子，它们颤动的翅膀在夕阳的余辉中剧烈地燃烧着。

“真可怜，飞得那么高还找不到自己的路。”心蕾低吟

了一句。

“小尹，怎么还不走？”李老师一边整理着自己桌面那

堆如山的作业本一边向心蕾嚷了一声。

心蕾转过头向她笑了笑，没回答。

“哎哟，李老师，我们怎么跟你比，你都快退休了，当

然可以有多快走多快呢！”小周嘟着嘴对李老师说。

“你这是什么话？被校长听见了，还以为我真的偷懒

呢，你这嘴⋯⋯”李老师瞪着眼，用手指戳了一下小周的

头。

“无所谓啦！听说新老师明天就来，对吧？”小周问。

“对，今年我们校只收两个，一个跟我，一个跟美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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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老师。”李老师道。

“美术科也要吗？”心蕾问。

“对啊！听说还是个男老师呢！”李老师说着说着，忽

然兴奋地拍了拍小周的肩膀。

“男老师就男老师，关我什么事芽”小周对着李老师又
嘟起了嘴。

李老师呵呵地笑了起来，一手挽起手袋，一手提起一大

袋学生送的临别礼物，向着这两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道了个

别，兴冲冲地走出了办公室。

心蕾把视线转回了窗外，操场上挤满了放学回家的学

生，当中有二十多岁的满脸须根的超龄高中生，有正在牙牙

学语的康复班小童。他们年龄参差，却同聚一家学校读书，

全因为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孩子——— 他们听不到这个世界的声

音，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也因此丧失了用声音表达自己思想的

能力。

或许，这也是上天对他们的一种恩赐，他们听不到魔鬼

的声音，心灵比常人多了一份纯真。

除此以外，他们并没异样，一张张红扑扑的笑靥蜂拥着

飞出了校门外，孩子的快乐都是一样的。

心蕾笑了，她看到了陆小吉——— 她的一个学生。他是一

个十岁大的二年级学生，有点弱智，在这群非同一般的孩子

中更显非凡。咸菜样的红领巾脏脏地挂在他那胖圆的脖子

上，嘴角的口水源源不断地流着，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

他开始时有些茫然，在喧闹的人群中寻不到接他的父

亲。后来，他傻笑了起来——— 他的父亲来了。

年迈的父亲费力地将他抱起，用自己长长的衣袖为他拭

了一下嘴角的口水，并露出了笑容，眼角顿时累起了几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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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皱纹。

父子俩的欢笑也唤起了心蕾的微笑，她觉得自己已经爱

上了这群可爱的孩子。

人群逐渐散去，老师和学生们都回家了，小周也走了。

校内只剩下守门的何伯和教师心蕾。

她要等她并不想等的人。

? ? ?

夜色降临，华灯初上，一部枣红色的小车打着灯，开到

了学校的门口。他终于来了，心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快步走下了楼，跑过栽了一圈芒果树的操场，跨出了

校门。

车内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花白的头发，满脸的皱

纹，可是，两目炯炯有神，为心蕾开车门的动作也是十分的

利落。

他是司机老陈，车内除了他，没有别人。她对此有些疑

惑，也有些轻松，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坐进了车。

“陆先生呢？”她问老陈。

“陆先生在罗丝加⋯⋯”到口的名字，老陈是怎也想不

出来。

“砸燥泽藻郧葬则凿藻灶，是吗？”
“对，对，还是尹小姐你聪明，他在罗丝加顿餐厅给你

订了个位子，叫你在那儿先等着，他还有点公事要办，很快

会来的。”老陈热情地说道。

心蕾听了有些失望，她以为老陈会把她送回家。

陆泽是心蕾的男友，比她大十岁，是丰益集团的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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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是家族式的事业，经营着几间全市最大的娱乐城。他

们是一年前经心蕾的朋友方云介绍认识的，当时心蕾见他的

时候腿都颤了。她只是一个还在大学内勤读诗书的穷学生，

没经历过什么社会风雨，刚刚失去了最爱她的父亲，需要的

只不过是一个能给她心灵慰藉的人。可是方云的关心令她一

下子不知如何消受。

开始的时候，她还能十分自然风趣地和他对答着，可当

方云告诉她对方的真实身份时，她就有些不知所措了。双颊

翻红，语无伦次，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睁着，像

一只受伤的小羊羔。

方云见此，心也凉了半截，暗骂心蕾是笨蛋，对着一大

棵摇钱树也不会好好把握，浪费了一番心血。

结果令人意外，第二天陆泽就开着一部银色的宝马来接

心蕾放学了。顿时，全校哗然。心蕾隔着紫蓝色的车窗望到

一双双熟悉而诧异的眼睛，再看看身旁那个魁伟而魄力十足

的男人，心里漾起的是兴奋，是激动，是爱意。她从来没如

此受人注目过，从这一刻开始她的心已经属于了他。上天对

她恩赐若此，她还有什么话可说？她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

普通的女孩。

一切由浪漫开始，结局又会如何？

? ? ?

罗丝加顿到了，司机老陈说了一句，打断了心蕾的回

忆。

这是一间雅致的餐厅，意大利式的双层建筑，广阔的露

台，棕啡色的墙身，在姹紫嫣红的霓虹下酿成了一块硕大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ｏｖｅ ｍｅ ｐａｇｅ 园园远
你是我最美的伤口

诱人的巧克力，令人不禁垂涎欲滴。

还有周围遍地的水晶玫瑰，借着一点清辉，一点灯光，

偷偷地在浓浓的夜色下绽放着妩媚的色彩。玫瑰的色彩总是

那么浓烈，但夜风徐来，撩起的却是一股索然的淡香。

走出小车，步入餐厅，精明的侍者将今晚的贵宾引致餐

厅内一个临窗的角落，那是一个幽静的地方，鲜有人出入，

却能纵观内局，欣赏外景。

餐厅中央，有一个样子娟秀的女子，她深情地弹奏着钢

琴，先是一曲 《献给爱丽斯》，然后是一首 《风中的玫

瑰》，一曲又一曲，旁边的侍者也是一遍又一遍地走过来，

询问心蕾是否要点菜，但他得到的答案每一次都是相同的：

等一下再点。

他都还没来，怎敢点？

心蕾的胃开始有些犯痛，心中却仍然矛盾：想立刻见到

他，又想他永远都不要来。

寂寞，无聊，疲累，心蕾不知不觉地趴在桌子上，玩弄

起手中那杯偶尔在黄灯下泛起蓝光的冰水。

冰早溶了，只剩下迷离的水在玻璃杯内摇曳出小小的波

光。心蕾睁着一只眼睛，透过杯子调皮地环望了一下周围，

每一个人的脸都扭曲变形，世界变得可笑起来了。

忽然，杯子中出现了一个男人，一身名贵的夏季黑装，

大步流星地向着心蕾走了过来。

是他吗？心蕾把另外那只闭着的眼睛也睁得大大的，身

子像突然装上了弹簧，“叭”地从桌面上弹了起来，挺挺直

直，斯斯文文地端坐在椅子上。

定睛一看，真是他：圆润的面部黝黑而泛着红光，眼睛

细小却不时显露出精明和锐利，长期的健身使他摆脱了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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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臃肿，增加的是一份令人望而生畏的魁梧。

他不算英俊，却成熟而自信，总能吸引住每一个人的目

光。

“来了很久吗？”他坐了下来，表情和语气都十分的淡

然。

“不是啊。”心蕾笑着摇了摇头。

“点菜了吗？”

“还没。”

“为什么还不点？”他皱了皱眉头，扬手把侍者召了过

来。

“要什么？”他问。

“试一下这里的牛排，好吗？听说这里的牛排不错。”

心蕾努力地把自己的兴致提到最高点。

“不了，刚才在‘牛肉城’和‘展翼’集团那伙人吃了

一顿，吃牛肉都快吃到想吐了。你也不要吃了，吃那么多肉

会胖的。”他浏览了一下菜单，抬头对侍者说，“一碟蔬菜

沙律，一碟意式海鲜，给这位小姐的，再加两碗鸡汤。”

“还要不要红酒？不如要一支法国隆河坡地，怎样？”

侍者趁机推销。

他不吭声，只是翻阅着手中的菜单，弄得侍者好生尴

尬。

“不要了，谢谢！”心蕾立即笑着为他圆场。她知道陆

泽在和她吃饭的时候是不会喝酒的。因为酒对于他来说已不

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生意场上的武器和工具。

鲜艳的搭配，浓郁的芝士香味，那碟热腾腾的意式海鲜

不断地刺激着心蕾的视觉和胃部，她很想狼吞虎咽地把它剿

灭了，可是不行，因为陆泽就坐在面前，她只能把吃饭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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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

陆泽并没吃什么，借着浪漫的灯光，他不时欣赏并审度

着眼前这个吃相优雅的女孩：标致的五官，说不上美艳，但

那对清湛灼然的眼睛，似乎在诉说着什么。陆泽对此并不深

究，只知道它很漂亮。鹅黄绿的丝质上衣和黑色长裙衬托出

她玲珑的身段和洁白透明的肌肤。还有那一头长长的黑发，

束成一条活跃的马尾，在脑后甩来甩去，使她端庄而不失可

爱。

似乎没什么大的变化。泽有些满意，也有些不满意。

他并未想过自己是不是爱这个女孩，但他认定她是一个

非常适合的人选：书香门第的出身，拥有一个稳定并体面的

职业，样子不算太好，也不是太坏，个性温柔纯真。

当然，他也曾一度对她单亲的家庭有些顾忌，便暗中叫

一个相士为她算了一下命，竟得出了头等的好签：一生荣

贵，旺夫益子。

他并非一个十分迷信的人，但多年的商场打滚使他决定

每一件事之前都要慎之又慎。

可作为他陆泽的女友，未来的妻子，她还缺少一点活

跃、一点大方。他希望她善于交际，为他左右逢源，但又不

希望她过于厉害，变成一个意气风发的女强人。

这有些难，不过心蕾是一个很好的胚子，他有信心能将

她塑造得恰到好处。他手下那群商界精英们哪一个不是由他

精心挑选，一手调教出来的？哪一个他又看漏了眼？

“怎样？饭菜可以吧？”他问，面部保持着一贯的严

肃。

“很好啊，你有没有试过这里的冰水，好特别，含在口

中，好像满口都是玫瑰。”心蕾兴奋于他的关心，冲口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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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浪漫情怀说了出来。

“加了香精当然是满口玫瑰，做生意不搞些嗜头怎么吸

引人？以后来这里不要喝冰水了，直接要橙汁，香精喝多了

不好。”

一句冷冷的话把心蕾砸得不知再说什么好，不知陆泽的

心又在生什么气，刚咽下的茄汁虾仁又游回了喉咙。

其实陆泽并没生气，只是不喜欢她身上那点仅存的稚

气。

“快点吃吧，吃完了我们去买点衣服。”陆泽说。

“好啊！”一句话又温热了心蕾的心。他们总是很少见

面，差不多两星期才见到一次，每一次见面又是那么短时

间。今天竟要说和她逛街，真是喜出望外，

心蕾连忙三扒两扒地把饭菜吃了个精光，欢天喜地地跟

着陆泽坐上他那部银色的宝马。

? ? ?

车子疾如飞梭，驶过跨江的大桥，来到市中心最繁华的

地段，泊在小城内最有名的大型商场门口。

陆泽并没如心蕾所希冀的那样，带着她观赏一下这城市

最美丽的命脉。他直接拉着她走进了商场内几间大型的服装

专卖场。

“看看有什么喜欢的，最好挑一件晚礼服，下个星期

‘展翼’有个楼盘推广晚会，我想带你一起去。”陆泽道出

了今晚与她同行的目的，那只紧握着她的大手像石头一样又

硬又冻。

晚会？很久以前，心蕾曾为这个词兴奋得整夜辗转难

眠，曾经天真地想象那是个只为王子和灰姑娘而设的浪漫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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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然而，她错了，当她第一次踏足这个交际地盘时，她的

美梦彻底破碎了——— 那里倾谈的除了交易还是交易。站在那

些商业巨子身边，她就像一只木雕的洋娃娃，怎也融不进那

些人的世界里。

心蕾又紧张又失望，刚才那碟意式海鲜现在忽然都变成

了非洲的食人鱼，残忍地从她的腹腔蠕动回她的胃部，在里

面啃吃起来。

很痛，但她还是忍着，微笑着细心挑选衣服。这只是一

种迎合，并非虚伪，她只是觉得两星期才一次的相聚实在太

珍贵了，她不希望她的男朋友在这宝贵的光阴里有半点的不

愉快。

最后，她看中了一条白色的短旗袍，裙脚上有两只人手

绘制的翠绿蜻蜓，清雅脱俗，而且还是一件折价货品，只需

八十元。

她满心欢喜地把自认为的最佳选择舞动到陆泽的眼前，

换来的却是连串的不满。

“我告诉你多少遍了，不要买折价货！”他的语气近乎

斥责，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上一次已经是这样了，全世

界的人都以为我虐待自己的女朋友。其实你到底明不明白？

出来这些场面一定要懂得如何包装自己，现在不是去市场买

菜，不可以随随便便的。你明白吗？”

心蕾愧疚地点了点头，仿佛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

“好！”陆泽简短地赞许了她的认错态度，向售货员扬

一扬手，“把你们这里全场最贵的那几件拿出来。”

那几个售货员听之，欣喜若狂，立刻搜出几件最为名贵

的晚礼服围着心蕾团团转。

瞟了一眼那几件衣服，陆泽忽然眼前一亮，决定了一件

黑色的薄纱露肩长裙。他望着一身沉黑的心蕾，眼神开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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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痴了。

“很好，不错，就这件吧。”他轻轻地说着，内心非常

满意。

真的很好吗？心蕾看一看镜中的自己，艰难地向他笑了

笑，心却是一片阴沉：黑色的渲染使镜中的人变得如此苍

白，她的生命在消逝吗？一条吞噬生命的黑裙。

“先生，这里还有一对鞋子和一个手袋配套的，不如也

把它们买了，这样一套配衬才好看的。”售货员瞄准了陆

泽，一个个都抹了满嘴的油，不断向他卖力推销。

“多少钱？”陆泽厌烦地打断她。

“加鞋子和手袋，总共六千八百元。”

“包好它。”

商场内有着琳琳种种的商品，陆泽为她买了很多，有适

合各种场合的名牌服装，有不同系列的化妆品，还有几盒送

给心蕾母亲的韩国人参。

回家的路上，陆泽又塞给了她许多关于 “展翼”的资

料，他希望她回去把这些资料好好研读一下，免得她重蹈覆

辙，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呆若木鸡。

? ? ?

“你是不是会弹钢琴？”回到心蕾家楼下时，他忽然

问。

“是啊，我高中的时候已经考到六级了。”心蕾自豪地

答他。

他点一点头说：“好，你回去练一练。”

“为什么？”心蕾好生奇怪，小心地问他。

“总之你听我的没有错，练一下，好吗？”他的口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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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温柔，这很少有。

当然好，温顺的心蕾又怎会不答应？

“好了，你上去吧！”陆泽指挥她道。

心蕾刚一开了车门想离开，他又抓住了她的手，命令式

的眼神令她明白了他需要什么。

她给了他一个长吻，作为今天他所付出的金钱和精力的

回报。陆泽那副冷峻的面容终于展现出半点欢颜，施舍予她

一丝微笑。

银色的车子奔向了黑夜，最终变成一个小小的银点，消

失了。心蕾举步维艰，一步一停地爬上了楼，刚才那一吻像

把她整个人都抽干了，身心都空荡荡的，两只纤细的手被那

几袋沉重的礼物坠得快要断裂了。

到家了，开了门，里面是漆黑一片，想必母亲早就睡

了。此时，心蕾顿感浑身酸冷，双脚一软，两手一松，礼物

全丢在了地上。腹腔内那股脏物再也压制不住了，“哗”的

一声全数呕吐了出来，屋子内立时弥漫着难忍的酸臭。

心蕾哭了，她为什么会哭？她自己也不知道。他对自己

很好啊，又买这个，又买那个，没对她说过半句难听的话，

有什么好伤心的？但她想哭，很想很想哭。

２
新老师小丁来了，样子长得蛮可爱，但总是紧紧张张地

像一只刚孵出的小鸡，整日跟在李老师这只大母鸡身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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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周在背后总是笑她，心蕾则感同身受，回想起当年刚进校

的自己，也不是一样的战战兢兢？

聋人学校，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普通的院校，上课下课与

学生交流都必须用手语。可是，鲜有新教师一进来就会手语

的，如果不勤勤恳恳地向老教师们求学问教他一头半个月

的，日后可怎么样向学生授业传道？

小丁是个聪明的女孩，知道不能老是缠着李老师，于是

便瞧准了平易近人的心蕾，大小问题都向她讨教。

自小丁来后，形形色色的琐事便一直追逐着心蕾。这

天，美术课后，就有两个女生大惊小怪地跑过来向心蕾告

状。他们的表情夸张而激动，仿佛天快要塌下来一样，可他

们咿咿呀呀的语言让人如坠入云山雾里，摸不着头脑。他们

的班主任只能从他们打得飞快的手语中得知陆小吉和人打架

了。

这令心蕾奇怪不已：陆小吉智力虽然偏低，但很少惹是

生非。他为什么会和人打架呢？

心蕾急忙跑到了班里，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那是

什么陆小吉和人打架啊，是一群男生围着陆小吉来揍！

心蕾迅速把他们分开，质问带头的胖子为什么打人。

胖子毫无愧色，还大义凛然地告诉她陆小吉不尊重老

师，该打。

他怎么不尊重老师了？心蕾问。

他画画得了零分还不服气，竟然骂老师是坏蛋。一堆男

生争先恐后地告诉她。

零分？骂老师是坏蛋？心蕾眉头紧锁，抽出小吉手中那

张早已捏得皱皱巴巴的图画作业认真地看了一遍。

雪白的纸上，用彩色的蜡笔绘着一间漂亮的房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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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白头发的男人，题目是《我的父亲》，形象生动，色彩明

艳，画得很好啊！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弱智聋人小

孩的手笔。小吉绘画水平大大出乎心蕾的意料。

可为什么只有零分？心蕾细细地想着。

啊！对了，就是因为他画得太好了，美术科的老王才认

为这不是他自己画的，所以给了他零分！

老王真是太主观了，怎能因为小吉的智力偏低就认定他

一无是处呢？不行，虽然这只是一次作业，但对学生成长可

能造成很大的影响，突出的才能这么小就被否定，长大了如

何建立信心面对竞争？

望着小吉委屈而无助的眼神，心蕾心中竟油然地生出一

股怜惜，立刻拉着他那只已哭泣得冰冷的小胖手直往美术科

方向奔。

“王老师，王老师——— ”心蕾边喊着边跑进了美术科，

可一看，里面没有老王，只有一个穿着白衣的年轻男子背着

她在认真地用湿布擦着老王办公桌上那个尘封已久的大卫石

膏像。

很陌生的背影，高高瘦瘦的，却很挺拔，他是谁？

“请问王老师在吗？”心蕾回复了一下往日的温柔，轻

声地问。

年轻的男子没理睬她，甚至连头都没有转过来望她一

眼。

“请问王老师在吗？”心蕾提高了音量，但仍然得不到

答复。

怎么美术科的人都那么的把人不当人看！心蕾生气了，

拉着小吉冲到那男子的面前，用力地拍了一下老王的办公

桌，大喊：“请问老王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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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愕然地抬起了头，纯净明亮的眼波恰巧投进了心蕾

的双瞳，那一刻，她的心像一对自由的翅膀，在不停地颤

动。

“对不起，我的耳朵有点问题。”男子向她说道，并指

了指自己戴着助听器的双耳。

“啊选”心蕾惊讶地轻吐了一声，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心里愧恨得很。

“刚才你在后面叫，我听不清说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

在叫我，所以⋯⋯对不起啊！”他笑着再一次向她表示了歉

意。

心蕾很喜欢他的笑容，那真像冬天里从窗外透进来的一

道明媚的阳光，让人的心暖暖和和的，很舒服，很惬意。他

的样子也很清俊，皮肤白皙，轮廓分明，特别是他的鼻梁，

很高，显出一点与他这个年龄不大相配的坚毅。

“你要找王老师吗？”他问。

“嗯！”心蕾点了点头。

“他上厕所了，一会儿就回来。”

“哦，你是新来的老师？”

“是。”他又一次露出了笑容，并伸出了一只手说，

“我叫杨平。”

“你好，杨老师。我叫尹心蕾，教语文的。”心蕾握住

他的手，心里反复咀嚼着他的名字，仿佛那是用糖炼出来

的。

“你找王老师有什么事？要是不太重要，我帮你传达一

下就可以了。”他说。

“唔，不用了，我想当面跟他说。”心蕾望了望拉着她

的小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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